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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健增 

 

論《白鹿原》中的女性人物的悲劇性 

 

【摘要】：《白鹿原》是陳忠實先生筆下的一部長篇小說，文中通

過對種種人物進行深度的刻畫和描寫，反映出了舊社會的宗法禮教對

於人們的影響與迫害，特別是《白鹿原》這部作品中的女性，本文選

取三位典型女性進行分析。 

【關鍵字】：舊社會宗法禮教、人物塑造及刻畫、人物特點 

《白鹿原》是陳忠實先生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全文通過描寫“白

家”與“鹿家”兩大家族的爭鬥，不僅僅將劇中主人公白嘉軒塑造的十

分完美，並通過兩大家族的爭鬥映射出了再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村

中不同人物在當時年代的生存狀況與命運沉浮，而在當時的社會中，

女性的生命以及精神在當時的社會背景所遭受的淒慘與無奈。 

一、封建教條下婚姻的悲劇性 

《白鹿原》小說的開篇第一句便是“白嘉軒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

裡娶過七房女人，”而白吳氏吳仙草便是白嘉軒的第七房女人，她的

婚姻雖然在小說之中較為圓滿，但是仍然充滿了悲情色彩，她的父親

為了報答白家的恩情，在白鹿原上沒有人敢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六房妻

子全部身亡的白嘉軒，而她的父親卻為了報答白家的恩情，在喝酒言

歡之間就將女兒許配給了白家，白鹿原上無人不稱讚她的父親知恩圖

報，但是這份報答卻是將女兒的一生前去知恩。白吳氏是一位典型的

封建家庭女性的縮影，她被當成一件物品交易給了白家，為的只是報

答一件恩情。 

在白吳氏新婚時，身上綁著的六個桃木棒槌，桃木在民間是驅邪

的利器，為了保證自己女兒的安全，白吳氏的母親求來了六個桃木棒

槌以保自己女兒的平安，在告知白嘉軒自己新婚後過百日才能同房換

來的卻是白嘉軒的暴怒後，這位女性，她扯下了這六個桃木棒槌選擇

服從自己丈夫的意願，這六個桃木棒槌代表的是自己身為女性最後一

點的自主意識，當她扯下這六個桃木棒槌，也正是悲劇的開端，這位

女性放下了自己的自主意識，成為了完全接受並服從宗法禮教所教給

她們身為人婦的所有理念。 

這樣一位女性，心甘情願為了丈夫傳宗接代，盡心盡力的服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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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為了白家生下了三個兒子，在當時那個年代，無非是白家乃至整

個社會都求之不得的一位女性，這也正表明了這位女性的悲劇性，當

感染瘟疫，這位奄奄一息的女性提出的最後一個對丈夫的請求，請求

見見自己被趕出家門的兒子，而丈夫以謊言欺騙，她在這一刻釋然了，

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她都在回想著自己丈夫為她做的一切決定，而

她的丈夫，直至她生命的最後一刻，都沒有為了這位為白家生下三個

兒子的大功臣彎下自己作為丈夫的腰。在最後白吳氏這位角色也以這

樣一個悲傷的結局結束了她的一生。1 

可能有人會問，白吳氏的悲劇難道不是她自己造成的嗎，她可以

逃，逃到一個誰都找不到的地方作為一個自由的女性自己生活，但是

事實上，她在婚前受著封建社會中父權這座大山的壓迫，而婚後更是

迎來了夫權這座大山，她也許想要逃，但是她無處可逃，兩座大山的

重量化作枷鎖，緊緊束縛著每一位封建社會女性，這不僅僅是她們作

為封建社會女性的悲劇，更是一個社會，一個時代所帶來的沉重的悲

劇。 

二、封建教條下崇高的女性 

說到田小娥，這位女性可能是書中最有爭議的一位，田小娥這位

角色的悲劇從罪惡中開始，最終也從罪惡結束，她作為郭舉人的小妾，

她的生活條件並不算差，但是與之相對的，她卻過著毫無人格尊嚴的

生活，這樣的環境催生出了這位角色在當時熠熠生輝的勇敢的反抗，

她背負著駡名和黑娃走到了一起。儘管這位角色的反抗遵循的是人的

最原始的欲望，但是她的這份反抗女性的三從四德的鬥志在當時社會

中已經是為數不多的女性的自主意識展現。 

田小娥的一生都處於反抗與被壓制的迴圈之中，在她被黑娃領回

白鹿原上的時候，白鹿原就掀起一陣軒然大波，大家都訓斥這位勇於

反抗的女性，再後來黑娃被迫逃走，只留下田小娥一人在破窯洞無依

無靠，在尋求鹿子霖的幫助時，鹿子霖以幫助黑娃為由，將田小娥據

為己有，而這一次的欺騙，也預示著她對於封建禮教的報復，她聽從

了鹿子霖的教唆，去勾引無知的狗蛋，被白鹿原施以刺刑以懲戒，而

這也是封建禮教對於當時這個年代的不遵從女性三從四德的打壓，但

是這位女性卻不屈服於封建禮教的迫害，仍然挺直腰板前往藥房取藥。

                                                   
1王奕霖：<父权意识下的女性生存困境——《白鹿原》女性形象简析>。《金古文创》，2021年 05期，第

1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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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擁有家室的鹿子霖的所作所為，卻沒有任何懲罰，這也正代

表了封建禮教中的男尊女卑，人們對於女性的偏見根深蒂固，儘管以

田小娥為代表的女性階層的解放是時代的必然性，但是在田小娥所在

的時代，在當時那個封建思想氛圍濃厚的年代中，這一類女性想要完

成女性階層的解放這一訴求基本是不可能的，而這也最終導致了以田

小娥為代表的女性的悲劇結尾。2 

這位有血有肉的真正的女性，最後被黑娃的父親所殺害，在當時

封建禮法社會還是不允許這樣一位女性的存在，而她死後，也並未停

止她對於封建禮法的鬥爭，她的屍體腐爛引起恐怖的瘟疫，她的魂魄

附身在鹿三的身上以斥責封建禮法的不公，但是她依然是迎來了悲劇

的結尾，她被白嘉軒以六陵磚塔鎮壓，而羽化飛起的小飛蛾也被人們

無情的踐踏踩碎，她的個人意志雖然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但是仍然沒

有撼動宗教禮法這座大山，她是一位時代的革命者，雖然她沒有撼動

男權社會下對於女性的迫害以及對女性自由意志的迫害，但是她以自

己的一生鞭撻反抗那些所謂的宗教禮法的威嚴，她是罪惡的，但是她

卻擁有著最崇高的精神。 

三、突破封建的“白鹿精靈” 

在小說中，有這樣一位女性，她從出生就跟別人不太一樣，她是

美的化身，是正義的化身，更是白鹿藝術的化身，她就是白嘉軒唯一

的女兒——白靈，百靈代表著新一輩的年輕人，可以接受新事物，突

破封建禮教的桎梏，是一位新時代女性的形象。 

在白鹿原上，白靈不僅沒有像其他女孩子一樣纏足，並且可以正

常的進入私塾進行學習，在讀完私塾後，她的父親白嘉軒不讓她繼續

接受教育，這也是一次的封建禮教中父權的對於百靈的衝擊，而她選

擇了奮起抗爭，她跑到城裡的二姑家中並以死相逼，爭取繼續讀書的

權利，而在當時的社會，男女之間的婚姻大事遵循“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而白靈這位女性在被迫頂下婚約後，她並沒有選擇遵循，而

是選擇再一次反抗，她從家中出逃，她勇敢的追逐自己的愛情，當她

與鹿兆海相愛後，她便一封家書回絕了父親為她定下的婚約。 

白靈將自己的命運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她兩次反抗自己的父親，

堅持走自己選擇的路，她沒有選擇遵循自己父親去輟學，更拒絕了自

己父親為自己定下的的婚姻，勇敢追逐自己的愛情，她向命運抗爭，

                                                   
2王玉娇：<现实主义视角下小说《白鹿原》中的人物悲剧>。《青年文学家》，2020年 36期，第 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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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她也反抗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禮教

對於婚姻的條令，在當時那個男權社會中，她不把自己當成男性的附

屬品，而是一個不受壓迫男女平等的新時代女性。在當時的社會她就

像是一道閃電，堅定且閃亮的劃破舊社會的黑雲。 

但是閃電雖然堅定閃亮，但是卻稍縱即逝，這位敢於衝破舊社會

桎梏的女性，最終還是沒有逃過舊社會對其的迫害。白靈在新文化、

新思想的鼓動下，對於舊社會對女性的束縛，白靈選擇積極的反抗，

而這樣的反抗也使得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膽的衝破舊社會封建禮

教的牢籠，走上了為黨的政治理想而鬥爭的道路，走上了為婦女解放

的道路。3 

悲劇最終降臨在了這樣一位新時代的女性身上，她犧牲了，她沒

有犧牲在戰場上，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手裡，她在一場肅反運動中，

她因為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前是國民黨而被自己人所活埋。白靈的犧牲

雖然從表面上看是由於政治鬥爭，但是從更深的角度來看，處死白靈

的人們如畢政委，他身為革命中的權威者，白靈在獄中痛斥他的革命

立場有問題，而畢政委選擇最先處死白靈，這可以看作是一場政治報

復，但是畢政委的思想是受舊社會的封建禮法所影響的偽革命者，他

的思想並沒有突破舊社會思想的牢籠，對於白靈這樣一位新時代女性

而言，他無法公平公正的對待這樣一位接受了先進思想教育的女性。 

而最終，這位處於反抗鬥爭浪尖的新時代女性，也沒有躲開被舊

社會的迫害，迎來了悲劇的結局，但是她的到來，卻為了這個黑暗的

舊社會帶來了一束光芒，為了後來新社會新思想獻出了自己短暫卻精

彩的生命。 

四、總結 

在《白鹿原》這本書中，作者將舊社會的封建禮法對女性的迫害，

白吳氏對於父權夫權的臣服，田小娥對於封建禮法的反抗以及白靈對

於封建禮法的鬥爭，都是這一個時代不同的女性代表對於封建禮法的

態度，然而她們都迎來了悲劇的結尾，而這也正代表著一個時代女性

的悲劇，這個時代的女性的悲劇不約而同的指向了從中國古代封建社

會到解放前對於女性的三從四德等的道德約束，以及在父權夫權社會

中對於女性地位的打壓，而在作品中的一位元位元身份地位各不相同

                                                   
3毕明：<《白鹿原》三位典型女性形象分析——以田小娥、冷秋月、白灵為例>。《大众文艺》，2020年 24

期，第 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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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她們也正是用她們的悲劇為我們當今社會帶來反思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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